
东♂病飞全军钟惠澜
医学寄生虫学家（19旧时9归6)

1955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热带医学奠基人一钟惠澜院士

李国泰

钟惠澜（1901-1987），我国热带医学的奠

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位令人

敬仰的医学专家。香港的《明报》曾经将他称为

我国医学界的
“

超级巨星
”

。他精通6国文字，

能用8种外文阅读资料。曾发表过近400篇学术论

文，有过近200项发现和发明。

钟惠澜原籍在广东省梅县三乡（现雁洋镇）

石楼村。1901年出生在葡属东帝汶的功利岛。

惠澜幼年丧父，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他11岁

曾只身回到香港，在一个小客校里当童工，后从

香港再赴东帝汶。13岁才得以受到启蒙教育，从

东帝汶的一所五年制丙等小学毕业时已17岁了。

同年回到家乡梅县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一广益

中学读书，1921年被保送到上海的美国基督教教

会大学一一沪江大学读书，在此期间他还要在课余时间去打零工挣钱贴补生活。

1922年暑假回到老家，钟惠澜在家乡的报纸上看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上海设考

点招生的消息，就从汕头买船票到上海投考，困台风，轮船延后好几天才开，到上

海时，得知已开考了二天，他央求主考让他参加考试。考官见他恳切，也是爱才心

切，同意让他白天参加后几门的考试，用二个晚上补考先前二天的考题，结果还真

让他考上了。被协和医学院录取后，他就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等待开学。

由于成绩优异，钟惠澜在医学院学习的8年中，得到了全部奖学金。与他同学

的有后来举世闻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60年后，钟惠澜还写诗回忆当年之

b
陆
岁
B
Pω

产啤
l

ekv
叶『ar
l

J
M崎

30 情： “同窗六十如一天，王府桃源隔人间。八年基础临床课，敬佩木兰素领先。
”

飞可平／旷
在学校，他又是一个关心祖国前途、命运，关心政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活

跃分子。1925年，上海发生了
“

五卅
”

惨案，并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

动。协和医学院的爱国学生组成了
“

协医学生沪案后援委员会
”

，钟惠澜担任宣传



委员。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组织救护队，进行募捐，出版刊

物，并发表文章。当时参加这一活动的还有林巧稚、陈志潜、卢致德、张先林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种瘟疫大面积流行，每年都要吞噬数以百万计的

生命。钟惠澜目睹劳苦大众缺医少药，患病死亡无人过问的惨状，产生了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为研究治疗民众最易传染、死亡率又高的症疾、伤寒、黑热病、鼠疫等

恶性流行性传染病，他选择了热带医学专业，并在学习期间就开始深入乡村病区进

行社会调查。1927年暑假，他来到广东汕头农村，不顾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艰苦，对

那里流行的症疾进行流行病学考察。在这一地区，他发现了四种能致疤疾的媒介按

蚊，其中一种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微小按蚊，其体积只有其他按蚊的一半大，却是最

危险的恶性症疾传染媒介。他撰写了论文《微小按蚊》，发表后，马上引起医学界

的瞩目，使这位26岁的医学院学生崭露头角。

1929年秋天，钟惠澜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

位。同时，他也被协和医学院正式录用，从此开始了医学研究生涯。1933年，他与

相恋数年的眼科大夫李蘸征在广州结婚。俩人在相恋时，蘸征觉得钟惠兰的
“

兰
”

字大秀气，在情书中改为波澜壮阔的
“

澜
”

，他为了表达对夫人的爱，从此改名钟

惠澜。

上世纪三十年代，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区的13个省份都有黑热病在蔓延流

行，患者多为贫苦百姓。 由于缺医少药，许多染上黑热病的患者得不到确诊和治

疗，多在一两年内很快死亡。有些村庄的发病率高达2%，每年全国因黑热病而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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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约有五六十万人，情况非常严

重、凄惨。当时农村疫区流传着这

样的民谣： “大肚子痞（黑热病）缠

了身，阎王拴着脚后跟，快三月，

慢三年，不快不慢活半年。”基于

黑热病的严重流行和大量死亡，寻

求和研究黑热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法，以及传染流行的各个环节，

是防治疾病的关键。毕业不久的钟

惠澜首先选择了这个课题。

当时，西方学者认为，地中海 1980年， 钟惠澜与著名作家路易斯·艾黎先生
’ 

｛中）、 著名医学家马海德先生｛右－｝在交谈。
地区有两种不同种别的黑热病病原

体。一种存在于病犬体内，称为犬梨什曼原虫，一种存在于病儿体内，称为婴儿梨

什曼原虫。此外还认为，印度病人和我国病人体内分离出的病原体属于同一种，称

为朵氏梨什曼原虫。并认为，三种梨什曼原虫分属不同种别，印度黑热病和中国黑

热病的蔓延流行与犬黑热病无关。同时，英国皇家医学会和美国罗氏基金会也先后

派出了三个黑热病调查团，在我国进行了长期的调查，仍无结果。 由于他们根本不

研究犬作为储存宿主的问题，所以都无法解释黑热病的流行原因。

年轻的钟惠澜不轻信西方学者的论断，在华北城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进行

了一系列流行病学和临床学的观察。在深入发病率很高的京郊槐房村时，他对患者

隔离治疗。他发现患者全部治愈后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新的黑热病人。他决定扩大

研究范围，对黑热病患者的环境进行仔细调查，结果发现凡有黑热病流行的地区，

都有黑热病犬。经过深入观察，他发现一只黑热病犬一夜之间能吸引几百甚至上千

只中华白岭。而吮咬了病犬的白岭便感染上梨什曼原虫，感染率几乎高达100%。

他在槐房村考察了三年，终于有了新发现。

以后，他又把来自病犬和病人的黑热病病原体在中华白蛤体中的变化发展过程

进行了对比，发现它们的形态、感染实验动物所引起的组织病变情况、血清补体结

合试验交叉反应的情况等都是一致的，从而得出这样的概念：三种梨什曼原虫（犬、

婴儿、朵氏）实际为同一种病原体。

为了证明犬与人的黑热病的一致性，必须进行人体试验。钟惠澜研究黑热病过

程中，自己曾受过感染，体内己产生免疫力。因此，他的夫人李蘸征医生自愿接受

皮下及皮内注射犬黑热病病原体，让这一实验在自己身上进行。



李蘸征是一个娴静、文弱的女性，作为一个医生，她最能理解丈夫为事业献身

的苦心，也永远是钟惠澜事业和生活中的知音。注射五个月后，李董忠征出 现了黑热

病的典型症状。胸骨穿刺检查，在骨髓内发现了黑热病病原体。用骨髓接种田鼠，

后者也产生了典型黑热病病变和大量黑热病病原体。这完全证明了犬、人、自蛤三

者之间黑热病传染环节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错误论断，在世

界上尚属首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黑热病的早期诊断方面，钟惠澜首先提出骨髓穿刺法，并创造发明了一种新

的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粉剂抗原。后者效价极高，可使病人得到早期诊断与治疗，

避免发生死亡。在当时被称为
“

钟氏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
”

（建国后称为
“

黑热病补

体结合试验
”

）。

在黑热病的治疗和预防方面，钟惠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建国前钟惠澜对黑热病所进行的许多研究工作，只能零星地发表论文，

有些重要研究成果甚至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直到建国后，他才得以把自己在黑热

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较系统地整理成

《中国黑热病研究工作概论》 一

文， 予以发表。他总结了黑热病在

流行病学、免疫学、病理学、血液

学、临床学、诊断学、寄生虫学、

传染机制、白蛤传染动物实验等多

方面研究成果， 引起国外学者瞩

目。为此，巴西政府于1962年通过

中国卫生部和文化部（当时巴西尚未

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对他授予了特

别奖状和奖章，以表

彰他在黑热病科研方

面的贡献。

在菲律宾采集石蟹。

1979年，钟惠澜（左二）在菲律宾马尼拉参加WHO中心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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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澜被协和医学院派 ” 

往美、英、德、法等飞可平／旷

十几个国家学习和考

察。这对于33岁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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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澜来说，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他第一次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走向世界。

钟惠澜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置身于异国实验室，却时刻关注着多灾多难

的祖国。1935年，当他在德国汉堡热带病卫生学院进修时，闻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

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非常气愤，立即写出抗议声明发往国内。但

是，他的声明非但没能寄往国内，他自己倒成了德国法西斯通缉捉拿的对象。一位

女子心的德国同事劝他不要参与政治，他回答说：
“

我不知道什么政治，但如果有外

国人进到我的国家去捣乱，我是反对的。
”

并对那位同事说：
“

如果有人侵略德

国，你也会反对的。
”

他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感动了他身边正直的德国知识分子。他

们暗中保护他，设法帮他办好了一切离境手续，使他得以脱险。在德国，他只学习

了9个月就不得不中断了进修。

1936年，钟惠澜回到祖国，继续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内科副教

授、襄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室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祖国大地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饥民遍野，瘟疫横行。华北

地区严重流行着回归热和斑彦伤寒，死亡率相当高。要想有效地防治这两种病，必

须首先弄清它们的流行因素和传染机制。

西方学者把回归热看得相当神秘，认为人类得回归热是由病虱吮咬所致，虱子

的粪便也能感染人。无论回归热患者还是病虱，在发病期，体内都存在一种螺旋

体，在缓解期（无热期）螺旋体变为人看不见的超显微颗粒；热症复发时（回归期），超

显微颗粒又变为螺旋体。钟惠澜经过对大量病虱进行解剖，证明病虱的腮腺、 唾液

和口部并不存在螺旋体，粪便中亦无活的螺旋体，不会感染人。为了证实这一点，

他在自己身上养了很多病虱，让它们在7天内吮咬自己1000多次，结果并未致病。

同时，他深入北平穷人集结的
“

暖场
”

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冯兰洲的协作

下，他首次发现在病虱的体腔内，长期（14至20余天）存在大量螺旋体，当病虱的皮

肤或蒙古膜被擦破时，无数螺旋体便从体腔内逸出，有感染力，能使人致病。通过研

究，他还证实了回归热患者无论在发病期和缓解期，体内均存在螺旋体，只是在缓

解期，绝大部分螺旋体被人体形成的免疫力所消灭，那些为数极少的螺旋体，由于

免疫力形成不完全而未被消灭，不过是用一般方法不易发现罢了，根本不存在螺旋

体变为超显微颗粒的情况。这些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臆见，得到国际医学界

的公认，并被写进了各国的医学教科书。

由于在回归热方面的重大发现，他被热带医学界知名学者一致推荐为国际科学

研究基金会获奖者，只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使授奖未能进行。

对于斑痊伤寒，钟惠澜从1936年至1942年，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病



1963年钟惠澜教授（前排左六）参加春节联欢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

因学、流行因素、传染媒介、动物储存宿主、临床现象、动物实验、诊断方法及预

防措施等多方面的系统研究，成就卓然，对该病的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钟惠澜虽有抱负、才华，却无奈生不逢时，尤其是日本侵华后，他的研究工作

更受到严重阻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协和，钟惠澜等被迫离开协和，他的

科研也就被迫停止。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医务人员，他来到北平中央医院任内科主

任兼医监。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医院改名为中和医院，他担任了这所医院的院

长、内科主任、儿科主任、热带医学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内科临

床名誉主任、教授，协和医学院内科临床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钟跚跚任了北京中央人民医院院长 北京友将

谊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所从事的医学 ·� -­

研究工作受到政府的重视与关心，他也为人民、为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i 元
抗美援朝期间，不少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对敌艰苦血战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 a志

患了肺吸虫病。在我国接收的8000多名朝鲜孤儿中，也有1000多人患有该病。当时 蒂
固际上对这种病的认识很差，既缺乏简便准确的诊断方法，又无有效的根治措施。

许多病人长期被误诊为肺结核、胸膜炎、腹膜炎等，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造成死亡 35 

或残废。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卫生部特批准在北京中央人民医院成立专门研究肺吸
飞可平／旷

虫病的病房和研究室，以钟惠澜为首，尽快研究出简易可靠的诊断方法和有效的治

疗措施。钟惠澜在助于和同事们的协作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就出色地完成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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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以后对肺吸虫病的继续深入研究中，

他和助手从边疆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区，行

程十几万公里，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进行

实地考察。 共写出80多篇研究论文，研制出

五六种特效药，并协助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制

了《肺吸虫病防治》的科教片。 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他发现了8种新种肺吸虫，其中5种

能导致5种新型疾病，并分别研制出防治这

些新型疾病的方法和药物，这在医学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受 到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1952年，绥中地区暴发了一场原因不 1956年毛泽东主席接见钟惠澜教授（左三）、
明的热病大流行，死亡率相当高。 党中央派林巧稚教授（右二）等著名科学家。

钟惠澜到疫区，他很快就判明该病是症疾，

查清病因，采取了果断措施，迅速扑灭了这

场瘟疫的流行。

云南省的思茅地区曾是一个有4万多人

口的繁荣集镇，但建国前由于症疾大流行致

使人口锐减到1000余人。 因此，当地流传着
一句民谣： “想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

”

，

意为有去无田。1955年，钟惠澜受国务院之

托，陪同印度症疾专家对云南的症疾流行成

困和防治措施进行了考察，使国务院掌握了

＼ 

1954年钟惠澜教授（左一）陪同
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医学代表团。

1954年， 钟 惠 澜 教 授
（ 左）与全国人大吴阶平副
委员长（中） 、 全国政协常
委叶道英（ 右｝合影。



1949年，
钟惠澜在中南
海与叶剑英同
志合影。

云南省，特别是思茅地区疤疾的全部情况，对于控制和消灭当地症疾的流行提供了
第一手资料。钟惠澜杰出的医学贡献，为团结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巩固边防起了积
极作用。

1958年，四川的温江、重庆、乐山、雅安四个专区同时暴发一种来势凶猛的传
染病，患者发高烧，淋巴腺肿大，咯血，甚至在短期内死亡。当地怀疑是鼠疫或特
种流感，因而封锁了疫区。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给钟惠澜打电话，派
他去疫区工作，指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第二天，钟惠澜就赶到疫
区，经过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确定这是一种名为 “钩端螺旋体
病” 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由于判断正确，三天内便解除了对疫区的封锁，很快控
制了疫情。周总理再次亲自打来长途电话，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 7� 

在建国初至 “文革” 前的17年中，钟惠澜还对肝吸虫病、血吸虫病和麻风情 叶／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成果也不容忽略。 1J咱

他第一次弄清了包括中间宿主在内的肝吸虫的全部生活史，并对肝吸虫病的临 ｛元
床快速诊断和治疗的药物开发方面做出特殊贡献。 .,t 

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他于1956年首次揭露了在云南楚雄地区长期被误诊为症 珩
疾、荆疾、肝牌大症候群等久治无效的病例，实为血吸虫病。并在疫区首次发现了
血吸虫病的传染媒介一→础。特别是他在血吸虫病的免疫诊断方法和研制新药方

飞 夹J
面做了大量工作，创制了成本低廉，制备简便，便于大量生产的肝脏虫卵新抗原。
该抗原不仅可以做血吸虫病血清补体结合试验，而且在适当的稀释度下可用于该病
的皮内试验。1956年，此抗原经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鉴定后在全国推广采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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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满足了当时对该病进行大面积普查的需要。

在对广东等地的麻风病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研究后，他发现该病在病因学、病

原体、免疫反应、免疫学诊断等方面与结核病有许多交叉，进而提出，对防治结核

病有效的药物，对防治麻风病也应有效的观点，引起医学界的重视。

钟惠澜是全国政协常委，尽管他平时科研工作非常多，仍积极参加政协会议，

并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看法。1957年3月，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他作了关于计划生育的书面发言，指出：
“

人口增加太多太快，对

国家，对个人都不利。
”

他具体地算了一笔账：
“

我国每年能有机会就业的职工只

有100多万，但每年人口增长率为2%-3%，也就是说，若对人口生育不加以限制的

话，今后每年将出现1000多万无事可做的人。
”

当时有一种
“

极左
”

的意见认为，

我国未开辟的土地面积尚有10多亿亩，只要开荒工作做得好，不一定要控制人口。

钟惠澜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说：
“

开荒是祖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

工作，但毕竟荒地面积和开荒的速度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人口生育如不加限制，则

人民生活在某些程度上不但不能提高，很可能反而要比现在降低。
”

他批判了马尔

萨斯以战争、瘟疫、疾病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反动学说， 同时也指出：
“

马尔萨

斯关于人口繁殖（若不加以控制的话）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的观察是正确的。在经

济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工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是算术级数的，而不

是几何级数的那样快。也似乎不无理由。
”

因而他得出结论说：
“

中国人口基数很

大， 目前增加率太快太多，故应该辩证地采取有计划的控制生育政策，以便积累大

量的资金，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日胜利完成。
”

钟惠澜所提的意见是以事实为依

据的，但他却因此被污蔑为
“

肆无

忌惮地宣扬马尔萨斯人口论
”

，在
“

拔白旗
”

运动中被当作
“

白旗
”

而受到严厉批判。

1963年，在全国政协三届四次

会议上，钟惠澜再次发言，强调计

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并就人口比

例、地球面积与耕地面积的问题提

38 出建议。30多年过去了，他的观点
飞可平／旷得到历史的证明。现在我国人口的

数字恰恰与他当年推算的数字相
三〉
口。

1980年8月， 钟惠澜｛右二｝在日本静冈县
肺吸虫流行区采石蟹时留影。



钟惠澜博士自入读北京协和医学院后，由于经济原因，很少回家，在毕业前的

1928年暑假回来过后，一直没再回来，他念念不忘家乡的客家乡音，家乡的一山一

水。1963年12月中旬，乘在广州讲学的机会，他与夫人李蘸征终于回到了阔别了

35年梅县三乡石楼村老屋
“

继成楼
”

，当时家乡还没有通公路，63岁的老教授走了

15公里的山路回到了老家。他推开居室的窗门，感慨地说：
“

忆当年窗下读书，窗

前有我于植的梅花树，花开时蜜蜂满树，花谢时结籽满枝。可惜现在梅树没有了，

时光真如白驹过隙啊！
”

他来到村里的石楼小学，问校长自建国后村里一共出过多

少大学生。他问乡亲们的医疗情况，还亲自为村里的老人看病。在家住了一晚，临

行前对乡亲们说，我还会回来的。1986年12月，在新加坡的堂侄到北京探望病中的

他时，还说：我明年4月就可以出院了，打算邀你们（子侄） 一齐回家乡看看。对

家乡的眷恋溢于言表。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祖国各业并举，百废俱兴。1977年，为适应需要，钟惠

澜领导下的热带医学研究室正式改为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他惟恐浪费有生之年的

点滴光阴，总想、抓紧时间再多搞几个研究课题。他亲自抓热带医学科研的实验室试

验、临床诊断治疗、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工作。直至病倒之前，他一直坚持全

天工作，甚至连中午也不体息。他怕到食堂去吃饭耽误时间，就每天中午带饭。他

甚至没有查找电话号码的时间，在家里，他把电话号码随手写在电话机旁的墙壁

上；在办公室里，他的专用电话上贴满了写着电话号码的白色橡皮胶条。他每天要

做的事很多，为了不搞乱各种材料和文件，他每天

上班要带四五个大包，将各类材料分别带好。每当

他下班回家走下汽车，不明底细的邻里总以为他是

到哪出差刚回来。而在他家或办公室，到处都是翻

开的书。

他长期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之一，

1976年在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上，他代表毛主席身边

的医务人员，登上天安门参加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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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惠澜于阴7年内日在北京逝世，这位对人 ：.�� 

类医学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临终之际向

人们提出的惟一请求，是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研

究事业。
39 

飞叭咱f‘可J矿

钟惠澜逝世的消息传到家乡，3月15日，中共
1980年在海南省乐东县为 三乡区委和三乡区公所、 三乡诗文社在他的老家举

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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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家华副总理为钟惠澜百年
诞辰的题词。

行了隆重的缅怀集会，李蘸征女士发来了致谢

信。中共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

卫生局的领导和三乡300多位乡亲出席了缅怀

会。《嘉应乡情报》以《公在九天须早返，归

将 来石屋慰离阳题作了长篇的报导。

2001年，在钟惠澜诞辰100周年之际， 北

叶 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他雕塑了一尊铜像矗立在北

；｝；， 大医院内 ， 以纪念这位国际医学泰斗。 凹90

·’）年， 北京大学组织出版了《钟惠澜传》， 由彭真委员长题写书名。

t�� 2棚年2月11日至脯，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务委

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在梅视察。在视察东山教育基地时，迟浩田仔细观看了院

… 士广场内的22位梅州籍国家院士碑林。 当看到国际著名热带病专家钟惠澜的碑文时，

飞.，－ － �他回忆起钟惠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援外治好许多非洲｜患者的事迹，称赞钟惠澜医疗技

术精湛。

（作者为梅州市政协委员、梅县政协常委）

《纪念钟惠澜先生百年诞辰》画册



忆父亲

钟雪珍钟铁珍钟仁珍钟天珍

1901年， 父亲出生在葡属东帝

汶功利岛上的一 个华侨家庭。 他5岁
户

丧父， 全靠母亲带着6个兄弟姐妹，

艰难度日。 因家境贫寒， 父亲直到

13岁才上小学 。 但他自幼聪颖好

学， 又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 故而

异常勤奋， 只用了3年， 使读完了小

学全部课程， 且年年名列第 一。

1917年， 父亲回到祖国， 就读

于 广东梅县广益中学， 并被选为梅

县学生联合会会长。 由于品学兼

优， 毕业后， 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 －

学， 一 年后即报名投考协和医学 子女及外孙在北京友谊医院塑像前留影。

院。 赶考时正逢汕头海啸，轮船停运， 当他赶到考场时， 考试已进行了大半， 但

他坚持用一 天多的时间答完所有的考卷， 终被协和医学院录取。

在协和读书期间， 由于经济困难， 父亲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去教英文夜

校。 假期还到医院门诊做些杂务， 如给患者叫号， 进取病历， 统计门诊人数， 或

在实验室里做些辅助工作， 以此获得一些报酬。 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完成了

8年的医学学业。 1929年毕业时， 因成绩优异而被留在协和医院内科， 从此开始了

他献身于医学科学事业的一生。 作为一 个医学家， 父亲在事业上的最大特点是，

他毕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他就非常支持著名

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
“

新人口论
”

；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予了热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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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57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 父亲大声疾呼中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可

他列举了大量数字， 力陈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 他当时算了一 笔账：我国每年能
41 

有机会就业的职工仅有一 百多万， 而每年人口增长率为2%-3%， 若政府对人口的飞可平／扩

增长不加以控制， 今后每年将出现一 千多万元事可做的人。 他在著名数学家华罗

庚的帮助下， 根据对当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 推算出今后的人口增长数

字20年后， 即1978年， 中国人口将增加到9.3亿至11.4亿。 这一 预言， 果然为20年



后的事实所证明。父亲的发言中，在批判马尔萨斯
以战争、瘟疫、疾病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反动学说
的同时，大胆指出：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繁殖（若
不加以控制的话）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 是正确
的。在经济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 一定的情况下，
工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是算术级数的，而不是几何
级数的。 ” “ 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目前增长太快、
太多， 所以应该辩证地采取有计划控制生育的政
策，以便积累大量资金，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
业早日完成。 ” 父亲还从现代医学科学的角度，从
妇女生理学、儿童营养学等诸多方面，有力地论证
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性。

1963年，在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上，父亲再次 钟惠澜夫妇
阐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六点建议：强调 “避孕是男
女双方的事” ，反对那种把避孕的责任都推到女方身上的错误观点；建议加强对
避孕工具生产的领导和研究；建议修改婚姻法，将法定婚姻年龄适当推迟等等。

1980年5月，父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几点建
议》，这是他第二次向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献计献策。他认为：要有效地控制人
口的增长，就必须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对人口及其相关的数字，一定要有精确
的统计；要建立 一 支计划生育工作的专职队伍；要讲优生学，制定 “ 老有所养”

的政策；要学习外国节制生育的先进技术和有益之经验。
总之，父亲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形势下，他在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

构 工作方叫町，始终如一。如果叫现代叫先进理念，没有叫
.. , 社会责任感，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 一 切恐怕都是很难做到的。几十年

产
来问叫动叫剧人…！生育问本叩形成被学

元术界、医学界公认为这是他对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重要贡献。受父亲控制人口增长
－志 观点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带头每人只生一个孩子。

导 对我们来说，父亲不仅是一 位受人尊敬的优秀医学家，而且是一位充满爱心
的慈父。他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特别强调如何做人，甚至包括我们几个孩子

42 因何事出门、几点返家等这类生活小事，都不容许有半点含糊。铁珍、仁珍当年
飞可平／旷报考医学院之前，父亲都分别找他们谈话。他说： “这件事你们要仔细考虑，立

志学医是好的，学成后能给千千万万的患者治病，解除他们的病痛。但要当一 名
好的医生又是不容易的，必须具备一 颗善良的心，能为别人着想．把患者的康复



放在第 一 位。 而做到这一 点， 就要做好受苦受累的
思想准备。 ” 铁珍、 仁珍学医、 从医30余载， 把父
亲的话一 直铭记在心．

父亲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 一 直为人所称
道。 建国前，父亲给穷人看病，常常不收费。 他兼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期间，将自己所得报酬，全部
指献给学校作为贪困生的助学金。 当时的 院长马
旭问 他： “ 有什么条件？ ” 父亲答： “ 元。 ” 马院长又
问： “ 你要不要接见接受奖学金的学生？ ” 答：

“ 不要。 ” 再问： “ 你要不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

他再答： “ 不要。 ” 父亲的慷慨解囊， 一 方面缘于
自己幼年时期， 曾饱尝求学之艰辛；另 一 方面则是
出于他对祖国医学事业的无比热爱， 愿尽绵薄之

力， 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年轻人技入到这个行列里来。
父亲工作起来是不知疲倦的， 永远是那么专注、 忘我。 多少年来， 从来没见

他喊过累， 叫过苦。 进入晚年的他， 仍然坚持上整日班， 中午吃过从家里带的简
单饭菜后， 在办公室休息片刻， 便又马上投入到下午的工作中去了。 晚上在家里
要阅读专业书籍， 修改学术论文或报告。 常常是一 盏孤灯陪伴到深夜。 父亲自己
的生活十分节俭，如把别人寄给他的信封翻过来再用， 把用过的药口袋和日历翻过
来当草稿纸。 家里除了电冰箱和电视， 家具基本上都是二手货。 他把绝大部分的
积蓄， 都用来购买书籍和订阅期刊杂志。 半个多世纪下来， 藏书多达15拒， 我们
家无论是书房、客厅、 卧室， 甚至过道， 到处摆放着他心爱的书籍。

父亲上了年纪后，每天由公家派车接送上下班， 父亲从不让子女搭乘他的小 雪，：；
车。 有一 次， 仁珍右指手术缝合24针， 麻醉还没有过去， 她打电话问父亲的小车 \7 
是否能顺路接她 一 下， 父亲没有同意。 生活中父亲不光是严格， 还有着深深的 ι L

爱。 “文革 ” 期间， 天珍所患的肺结核病妓， 父母非常焦急， 而当时他们身体 ｛元
都有病， 又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 但是父亲执意和母亲冒着雪， 连夜去找熟识的 －夸
大夫。 在凛冽的寒风中， 昏暗的街灯下， 老人留在雪地上的脚印，体现出父亲的 ：� 

爱子之情。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天珍每忆此事，依旧是激动不已。
父亲的业余爱好相当广泛， 他年轻时和同学一起滑冰、 游泳， 参加英文演讲 “

比赛， 参加合唱团， 演话剧等，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 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 只 飞可平／旷

好把这些业余爱好都 “ 牺牲 ” 了。 在过年或过生日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和我们一

起享受弹琴、 唱歌的乐趣。 他的嗓子非常好， 家里人唱歌谁也比不上他。 打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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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亲另 一 大爱好，他稍有空闲使教我们几个孩子，并说： “输赢无所谓，主要
是通过它学会动脑筋。，，

1986年9月，父亲赴广州开会，在明知心绞痛已露先兆的情况下，却瞒着家
人，带着氧气袋，抱病而行。由于他80多岁仍坚持超负荷工作，使病情加重，最
终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不是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但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自
己为之奋斗了近60年的医学科学研究。在病榻上他索要研究资料，审阅助手的总
结报告；关心《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出版情况；关注由他亲自指导编
写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肺吸虫部分的修改稿；过问热带病研究所开辟的新课
题及出版《热带医学和卫生学》杂志的进展。甚至包括给国内外众多同行、朋友
签名的新年贺卡……。父亲要做的、要考虑的事是那么多；惟独没有考虑自己的
身体，也没有遵照医务人员的嘱咐安心静养。去世前几天，父亲提出死后做遗体
解剖的请求，再为医学事业做出他最后的贡献。1987年2 月6 日，他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

今天，虽然父亲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毕生从事的中国医学科学事业已进入
了一 个蓬勃发展、高速前进的历史新阶段，千千万万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在不断涌
现，一批闻名中外的老医学专家继续书写着事业的辉煌，一批年轻有为的医生和
医务工作者正在成长，当此之际，我们非常想说的一 句话是：先父回眸应有笑，
同志同道自有人。

（摘自《纪念钟惠澜先生百年诞辰》画册，作者为钟惠澜之子女）

钟惠澜与家人
（摄于 1980年）


